
! ! ! !今年 !月 "#日，陪伴我们 $

年半的八哥珍珍突然去世了。
家里，再也看不到它的欢

腾，再也听不到它对我们的呼
唤，只留下那根挂鸟笼的杠子，
孤零零地横在那里。

珍珍是 $ 年前自己飞到我
家来的，所以妈妈一直觉得它是
有灵性的，是爸爸派来的小天使。那一年，
爸爸刚刚离开我们不久。因为那天恰逢珍
珠台风，所以我们给它起名叫“珍珍”。

它飞来的那天晚上，在窗外的空调外
机上扑腾了一夜；它死的那晚，也是拼命
扑腾。$年前，因为那一声声的扑腾，我们
才发现了这个尚未长出羽冠的小生命；$
年后，因为那一声声的扑腾，我们发现了
它的“熄灭”。

我家在 ""楼，不知道它是怎么飞上
来的。妈妈去物业寻找失主，有人来认领，
不是。妈妈买来笼子，珍珍有了家。妈妈很
疼它，天天给它喂食洗澡，跟它说话，把它
当自己的孩子，它也学着我，叫着“姆妈”。

珍珍是只聪明的八哥，很多话，我只
教了几遍就会了。关上家门它会说“再
会”，打开家门，它会说“啥宁啊”。春节里，
更是会“新年好，恭喜发财”叫个不停。如
今，再也不能了，再也不能听到那熟悉的
声音。

那个悲伤的夜里，珍珍松开翅膀，匍
匐在笼底，妈妈扶起它，它很努力地想跃
上笼里的竹竿，可又跌了下来。妈妈握住
它小小的身体，它虚弱地望着她。我们轻
唤着它的名字，叫它坚持住。可它越来越
虚弱，眼睛也渐渐微闭，最后，无限留恋地
看看妈妈再望望我，小脑袋一歪，永远地
离开了我们。
再养一只吧，我提议。妈妈拒绝，因为

再养的那只，也不可能是这一只。珍珍是
爸爸派来的小天使，或许，这一次是爸爸
召唤它回去了。
泪崩。为什么老天爷要连我们这一点

念想都要收回？
八哥的寿命是 %#年左右，珍珍也算

是鸟到中年。它也不像以前那么灵敏了，
话也少了。可它对于我们家的意义，不仅
仅是一只鸟。

我们把它葬在楼下的花坛里，给它竖
了一个小小的碑，这样，还能天天见到它。

鸟过留爱，虽然珍珍死了，但它留给
我们的快乐与温暖，弥足珍贵。

! ! ! !日前，我路过世纪大道东方路口
时，看到一株铁树开了花，花的中间结
了大量的果，每个果都像鸡蛋，十分好
看。路人纷纷停下脚步观赏，啧啧称奇。

铁树开花，难得一见，铁树结果，更
是少而又少。我把照片给同事、同学、朋
友看，都说从未见过，后发在微博上，上
百博友转发，也都说从未见过。我又将
拍摄的照片给我校一位教了一辈子生
物课的老教师看，他说，只是在书本上
看到过，实物从未见过。

铁树在上海开花结果，正说明我们
上海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了。

! ! ! !几天前，我在街上遇到一
个卖蝈蝈的，由于我特别喜爱
蝈蝈，就花 &元钱买了一只，
又花 %# 元钱买了一个蝈蝈
笼。拎回家后，我就把它挂在
了阳台上。每当我听着它那悦
耳的叫声，听着那天籁之音
时，就不禁忆起童年夏天捉蝈
蝈的情形。
童年的夏天，当田里开始

有蝈蝈叫时，我和其他村童便
迫不及待地找来红高粱秸，自
己制成简易的蝈蝈笼，制好
后，就拎着下地，捉蝈蝈。

一般绿叶繁茂的豆地里
蝈蝈最多，晴朗的中午时，蝈
蝈最爱鸣叫，所以我们捉蝈蝈
一般都是吃了早饭去豆地。那
时也是天气最炎热时，身上只
穿一件短裤头，任由毒辣辣的
太阳晒，以致皮肤晒得漆黑，
久之，甚至晒脱一层皮，尽管
如此，却也不怕。
我们先来到豆地头，仔细

听听哪儿有蝈蝈叫，若听到
了，就顺着那个方向，猫手猫
脚地走去，尽量不发出声响，
以免惊跑了蝈蝈。有时，你正
往目标走去时，蝈蝈或听到了

声响，或需要休息一下，不叫
了，这时候就应该立即停止走
动，静静等着，直等到蝈蝈再
叫时，再慢慢走过去。

当你小心翼翼来到蝈蝈
跟前，此时很关键，两手的距
离不能太远，太远了，捂蝈蝈
时容易逃脱，过近，蝈蝈感觉
出你要捉它，也会立即逃脱。
要保持适当的距离，用手捂
时，也不能用力过猛，过猛了
蝈蝈容易受伤，可能导致其失
去鸣叫功能。蝈蝈被手捂住
后，往往会剧烈反抗，会用它
锋利的牙齿咬你手。由于捉住
一只蝈蝈不容易，所以即使手
被咬出血，我也不肯放手。

要是没捂住，蝈蝈逃脱
了，也不要灰心，它一般不会
跑很远。仔细看看它在哪儿，
继续追踪，只要耐着心，持之
以恒，最后往往还是能捉住。
蝈蝈很难捉，往往捉了一

中午，才能捉几只。尽管捉蝈
蝈很辛苦，但看着自己的胜利
果实，心里仍是甜滋滋的，仍
是充满着收获的喜悦。
蝈蝈捉来后，放进笼里，

拎回家挂在自家小院的石榴
树下。晚上，躺在自家院里板
床上，一边凝望着天上的星
星，一边聆听着蝈蝈的歌唱，
真是惬意极了。
因为蝈蝈，我整个童年的

夏天都过得十分充实而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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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今年春节过后，单位
因季节性生产，从附近农
村招聘来了不少农民工。
一天，我路过他们身边时，
偶尔听见其中的一个说他
家的兔子前几天下了几只
小兔子，我一下来了兴致。
小时候我家就养过几只兔
子，至今记忆犹新。于是我
跟这位农民工要求能不能
卖给我几只兔子，第二天
他就给我送来了两只。
拿回家，妻子儿子比

我还喜欢，一天到晚都围
着兔子转。妻子以前有睡
懒觉的习惯，可自从这两
只小白兔进了家门后，她
每天都早起一小时，骑着
电动车到离家一公里外的
农村田埂旁采撷青草青
菜，回家后再洗净放到兔
子面前，看着兔子一口一
口地吃。
在城郊居住的岳母有

一天来到我们家，非要我
们将兔子交给她饲养，因
为农村有院落，而且食物
也方便，比关在楼道里好养。我们家
谁都不乐意，但最后只好忍痛割爱，
将兔子送走，但每隔二三天就去看
它们。
前几天下午，我正在上班，妻子

打来电话，说她母亲昨晚一不小心
踩到了兔子身上，兔子不吃不喝，估
计快不行了。什么？我一听立即请假
赶到岳母家，只见那只受伤的小白
兔躺在那儿，十分可怜。正巧第二天
是双休日，我们就在岳母家住下了，
伺候这只受了伤的小兔子，我将采
撷来的青草放在它面前，它只闻了
一下后就低下了头。
我知道兔子喜欢吃荠菜，可此

时本地已没有了，只有在邻县的一
个山区里还有。为了让它“转危为
安”，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坐班车赶到
那个山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采撷
了很多荠菜。不知是这只兔子已一
天多没吃，还是我的精神感动了它，
它竟吃了起来。晚上睡觉时我又将
它放在床上用一小毛毯将它盖住。
经过几天的料理，这只兔子终于缓
了过来，又恢复了往日的蹦蹦跳跳。
这个礼拜，我们全家又去看小

白兔，岳母开心地笑着说：“我为啥
要将兔子拿到这儿来喂养，除了农
村环境适宜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以前你们几个月都不来看我一趟，
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小白兔，你们几
天就来一趟，我是托了小白兔的福
呀，我一定要将它们养好，你们高兴
我也有个盼头！”

! ! ! !张三疯是只猫，因
为带它回来的家长姓
张，它是人来疯，在我家
和小姐姐并列排名老
三，得名张三疯。看见张
家长到晒台，抱着裤脚
耍，竭尽温柔，猫爪钩到
丝袜连到肉。看见我去
晒台收衣服，裙带子就
成它扑腾的对象，不小
心就能把它踩死。蝴蝶
也捉，树叶也扑，小姐姐
新跑鞋也敢抓无数沙
眼。你说它疯不疯？！
张三疯的伴儿是一

只中华田园犬黑子，可
惜都是公的。一只公狗
和一只公猫在一起，谈
不成恋爱，是一对冤家。
和强大的黑子在一起，
为了生存，原本属于张
三疯的温柔、妩媚、楚楚
可怜一点点消逝，取而
代之的是狡猾、灵敏、武
艺高强。给它们喂食，黑
子食量大，且霸道，总觉

得自己吃不饱，觊觎张三疯的猫
食盆。我们在那儿，黑子只是眼
馋，看着张三疯吃，自己舔舌头解
馋。我们不在那儿，它踱过去，一
头拱走张三疯，嘴巴一张，吞走了
鱼块，张三疯只有挨饿的份。一开
始张三疯向我们喵喵叫着乞怜，
我们就看着黑子，让张三疯先吃。
如此几次，我们没了耐性，张三疯
求人不如求己，展开了食物保卫
战。

和黑子进行你死我活的战
争，张三疯绝对要拿出最大的决
心和勇气。你看它用一只前爪扇
过黑子的脸，随即用其他三只缠
住黑子的腿，扇过去的前爪回头
再蜷起来捣黑子一拳。黑子呢，高
大威猛，自知和张三疯不是一个
级别的，很不屑与它对抗，完全是
一副猫戏老鼠的情状来对付张三
疯，吼叫着冲过去，张开大嘴，张
三疯就吓翻了，四只爪子数只钩
子一起聚过来闭上眼睛迎接泰山
压顶。生死存亡之际，黑子却暂停
了，黑子要的就是张三疯惊慌失
措的样子。张三疯不依不饶，又缠
上黑子的腿，左挠右抓。
如此这般，张三疯的自卫反

击战还得百分百努力。腾挪跌宕
无比灵活，闪击、勾拳、鸳鸯腿、熊
扑，招招在行，练就一身好本事。
最近天气热，它俩白天困乏，

晚上来精神了。这不，昨晚加了一
晚班，黑子愤怒狂吠，张三疯惨绝
人寰地叫，我不得不从床上起来
视察。好家伙，打得不亦乐乎，一
会张三疯领先，翻身骑到了黑子
的脖子上，逮哪咬哪；一会儿黑子
得势，张三疯吓得借助障碍物，玩
起了敌追我躲、敌进我退的游击
战术。我赶快找相机，二位更像专
业演员，镜头感特好。
这对冤家，打过一架，逐渐安

静，黑子头尾相卷，张三疯缩在黑
子的怀里，又和谐得不得了。


